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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在电影中重构真实事件几乎与电影一样古老。关于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研究涉及甚广，如对纪实和虚构的讨
论，以及剧情片、新闻之间的界限问题，颇受学者重视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不同于其他体裁电影的最大特点正在于，真
人真事改编电影形成了指示意义世界;它既在构建故事又在表达事实，即在解释事件的同时又在回溯事件的意义。真
人真事改编电影中存在一个元层次，将事件解释且成为故事，而事件是元叙述层的基础层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指示
意义世界通过元解释对意义的凸显，来召唤对真人真事基础层的关注。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切入真人真事改编电影，
以指示和元叙述的角度来分析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双层叙述特征，探析这个古老的电影体裁如何在呈现事件的同时

塑造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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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电影中重构真实事件几乎与电影一样古

老。乔治·梅里爱( Georges Méliès) 的《哈瓦那湾
战舰梅茵号的爆炸》便根据新闻事件拍摄而来，
大卫·格里菲斯( D． W． Griffith) ，则使内战在《一
个国家的诞生》中重新上演，但是不同于新闻影
片( newsreels) ，他巧妙的“欺骗”方法对观众而言
是显而易见的。格里菲斯、德米尔 ( Cecil B．
DeMille) 和其他 20 世纪 20 年代的好莱坞导演试
图重塑 ( restage ) 历史事件，谢尔盖·艾森丁
( Sergei Eisentin ) 和费谢沃洛德·普多夫金
( Vsevolod Illarionovich Pudovkin) 的电影，则以《十
月》和《圣彼得堡的陷落》为例，将历史事件搬上
银幕。正如雷·菲儿丁 ( Ｒay Fielding) 曾说明的
那样，媒体习惯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策划，而很多

重现后的内容恰恰又以“被认为是真的”这一方
式流传下来。
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由来已久，这源于导演、观

众对现实新闻事件的关注。杜拉克创办《法兰西
现状》和《为历史服务的电影》，非常突出地关注
了现实问题，并在《新闻电影的教育和社会的价
值》之中提到看新闻电影时，仿佛亲临现场在目
睹该事件，这也意味着电影参与着世界各地的生

活。“新闻电影表现的事件，比报纸上的任何报
道都能打动人心”( 阿里斯泰戈 97) ;真人真事改
编电影最初的常见形式，便是由新闻事件改编

而来。
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带来的纪实和虚构之讨

论，以及剧情片、新闻之间的边界问题，使得它关
注的范围从对电影现象的讨论扩展至对电影叙述

理论的分析。艾伦·罗森塔尔 ( Alan Ｒosenthal)
分析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界限，关注包含纪录性质

的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如何在虚构和事实的模糊界

限之间，更好地陈述真实事件。如《华盛顿: 闭门
事件》是虚构的，但却基于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改
编;再如《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》，哥伦比亚广播
公司称其是“基于事实”( Ｒosenthal 8) ，罗森塔尔
却认为这种声称的真实使得它变得很特别，随之

而来的是亚特兰大居民注意到了这种“特别的声
称”，其中不少居民表示其歪曲了事实，哥伦比亚
广播公司最终便不得不同意将作品贴上“包含虚
构内容”( Ｒosenthal 9) 的标签。这种在虚构和事
实之间游离交错的影片现象，不止发生在《华盛
顿:闭门事件》和《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》之内;美

国的《绿皮书》、中国的《亲爱的》等影片都遭受过
人们对事实内容是被虚构而出的质疑。罗森塔尔
的例证意在说明虚构和事实之间模糊的界限，但

是它却意外地突显了一个重要问题: 真人真事改

编电影是要说事件，还是要编故事? 笔者要回答

的即是这个问题，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既在说事件

又在讲故事，且作用于受众。

一、指示意义先行

(一) 指示符号

指示，是将内容与指称对象进行关联的一个

行动，或是针对某一对象的直达式表达。罗兰·
巴特( Ｒoland Barthes) 就曾提出指示对解读图片
的重要作用，他是这样描述指示的:

我在理发店，给了我《巴黎赛事》
( Paris-Match) 的副本。在封面上，一个
身着弗雷奇制服的年轻黑人正在向他敬

礼，他的眼睛抬起，可能固定在三色褶皱

上。这就是图片的含义。换句话说，第
一层即指示性含义，在这里指示性含义

是由以下行为构成的:识别在那里描绘

的人或什么样的人，他在做什么，等等。
( Leeuwen and Jewitt 94)

指示最直接地表达了直观的图片含义，而那些具

体的形象符号( 制服、年轻黑人、敬礼) ，则是帮助
受众识别意义的指示符号，具有很强的指示性。
皮尔斯( Pierce) 对指示符号( index) 有很详尽

的描述。皮尔斯认为，任何事物都可以是一种符
号，只要它有能力根据个人的解释和思想来表现

某种事物。当某人将某物解释为符号时，符号可
能会巧合地存在，即使它并不是有意要传达给他

的。人们通过符号来思考，使他们能够相互交流，
并赋予存在于他们环境中的任何东西以意义。皮
尔斯符号学理论的主要原则是“人的思维和符号
的边界，三维系统 ( 三维一体 /三位一体) 和关于
符号的三种类型或分类( 像似 icon、指示 index 和
象征 symbol) 的相对性”( Yakin and Andreas 7) 。
其中，“与对象有某种‘存在’( existential) 关系或
物理联系 ( 如因果关系 ) 的符号是指示符号”
( Peirce 101—102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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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尔斯以肖像画为例，论证了指示符号使肖

像画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:

我们说我们没有见过的人的肖像是

没有说服力的。仅仅因为我在它里面看
到了什么，我就被引导到它所代表的人

的观念中，它是一个像似性符号。但是，
事实上，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像似性符

号，因为我知道它是一种效果，通过艺术

家，由原物的外观造成的，因此与原物有

着真正的紧密的对应联系 ( obsistent
relation) ，这种强烈的关系性对我的影
响很大。( Fitzgerald 53)

皮尔斯意在表明，肖像画通过紧密的物理指示联

系，引导观看者思考肖像画所对应的原物，这是指

示作用于接收者的结果。指示在视觉性文本中的
作用既显著又普遍，桌上的全家福照片、街上的交
通信号灯、小轿车的转向灯、斑马线、警察的手势
等，都以紧密的对应关系引导接收者了解符号内

容，并予以回应。
皮尔斯还通过对符号共现 ( copresence) 的分

析解释指示符号，他以照片为例，认为“照片，特
别是即时的照片，是具有启发性的，因为我们知

道，它们在某些方面完全像它们所代表的对象。
但是，这种相似之处( resemblance) 是由于这些照
片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拍摄的，它们被迫一点一点

地与自然相符合。在这方面，它们属于第二类符
号，那 些 通 过 物 理 联 系 的 指 示 符 号”
( Peirce 106) 。皮尔斯在此说明了指示符号与自
然的紧密联系，现实世界的对象因强烈的物理联

系被指示，而指示符号给接收者以启发性。因而，
皮尔斯将指示符号看作“有理据”的符号，认为
“指示符号与对象互为因果、邻接或整体与部分
的关系等而能相互提示，从而让接收者感知符号

即能想到对象”( 赵毅衡，《符号学: 原理与推演》
78) 。他这样定义指示符:“我把指示符定义为这
样一种符号，它由于与动力对象存在着一种实在

关系而被其所决定。”( 皮尔斯 53) 每个符号都有
自己的表达和内容，指示是一种将符号对象和内

容确定为实存关系的行动。
皮尔斯在另一份笔记中进一步阐释指示

符号:

指示符号是这样一种符号或再现，

它能够指称它的对象，主要不是因为与

其像似或类似，也不是因为它与那个对

象偶然拥有的某种一般性特征有联系，

而是因为，一方面，它与个别的对象存在

着一种动力学( 包括空间的) 联系; 另一

方面，它与那些把它当作符号的人的感

觉或记忆有联系。(皮尔斯 56)

这就表明，指示符号促成了受众意识与实在世界

的第一步接触。符号的生成就是一个动态的意指
过程，指示性强调的是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通

过强指示，引导解释者将注意力放到对象上。如
电影可以在一开始就告诉观众“此画面是 1949 年
所记录”，观众便自行对电影展开年代代入。难
怪有学者提出“指示符号是直接相连的邻接关
系，只要看清符号，意义就比较容易得到”( 赵毅
衡，《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》106 ) 。意识和实
存之物通过指示符号架起了人和世界沟通的桥

梁，指示是引导沟通的重要方式。在安伯托·艾
柯( Umberto Eco) 宣称“沟通就是把整个世界作为
一个符号的装置来使用”，“符号学、传播和文化
已经被整合在一起”( Leeds-Hurwitz 17 ) 时，皮尔
斯的指示符号就已作用于世界与人思想的沟通。
指示符号的存在是指示意义世界形成的基

础，符号意义对电影观众而言既是理解电影诗性

的基础，也是电影艺术性呈现的必要手段。指示
引出内涵，符号内容依托表达。基于真人真事改
编电影与实在世界的直接关系，指示即是真人真

事改编电影的基础: 文本的叙述世界和实在世界

通过指示构建联系。
(二) 指示意义世界

指示意义( denotation) ，即携带着意义的指示
性符号。格兰·索内松( Göran Sonesson) 称“指示
意义是指示符号的另一名称，或者是将内容与指

称对象关联后的别名，或者在某些情况下，意为直

接表达”( Sonesson 188 ) 。指示意义，在真人真事
改编电影中即是指示符号均呈现出关联现实的意

义。现实中已发生事件是指称对象，电影中指示
符号是内容，携带着已被阐释的指示意义。克里
斯蒂安·麦茨( Christian Metz) 说:“影像不管怎么
说怎么看，就是影像，它在自己的世界里塑造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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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的景观，而它自己则成为能指，也成为它自己所

呈现的东西，根本就不必再去为它的所指指出意

义，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‘特殊符号’———特别形
成的一种符号。”( 麦茨 67) 麦茨肯定了电影中指
示符号这一特殊符号的特殊作用，即塑造所指的

景观，并自身将意义呈现。指示符号的存在，是真
人真事改编电影进行符号表意的基础。指示符号
作为再现体，表达的意义是现实与意义的联系，具

有很强的现实指示性。
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文本中，指示意

义先行。事件本身的开端、结局是不需要改变的，
但故事是如何开始、发展，又为什么导致这样的结
局，是需要被丰富的。被丰富后的指示意义，是接
收者在观看电影时最先感受到的再现体。这些再
现体，就是一个个关联实存物的指示符号。在真
人真事改编电影中，指示符号无处不在。正如麦
茨在《电影的意义》中说道: “电影和文学在本质
上即设定有其内涵( la connotation) 存在，而其‘指
示的意义’( la denotation) 永远先行存在。”( 麦茨
68) 正因为“指示性的起点是先验的、直觉的”
( 《指示性》104) ，所以最先呈现出来的指示意义
能唤起接收者对事物感知的直觉，进而了解创作

主体所谈为何事，电影背景所处年代为哪一历史

阶段。
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任一符号突出的必定是

指示意义，因此指示符号完成了符号世界对实在

世界中真人真事的指示，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便形

成了一个庞大的指示意义世界。指示意义世界，
即电影中充满指示符。指示意义世界是实在世界
与可能世界互为跨界形成的文本世界，电影指示

的就是现实对象，内涵是对电影的理解、阐释。真
人真事改编电影正是通过“坐虚探实”，来完成对
电影世界中情节的塑造，以及对可能存在的指示

意义的建构。在电影叙述文本中，那些通过聚合、
组合形成的符号，是形成指示意义世界的方式;创

作者借助通达，以指示符号关联真实对象，由此探

向实在世界中的真人真事，以追求叙述的真实性。
“探实”的两层含义，其一便是指向实在世界的真
人真事;其二是在虚构的体裁内纪实。不难看出，
真人真事改编电影通过意义的“出场”来指示真
人真事，指示意义世界在充盈指示符的电影叙述

中传播意义。“探实”之意图即为呼唤意义出场，
再通过意义指示真人真事。如电影《烈火英雄》，

通过叙述火灾中消防队伍的英勇事迹，塑造消防

英雄们团结、舍身为国为民的形象;其中原型事件
“大连 7·16 油爆火灾”是电影叙述线所指示的
实存事件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意义出场，正是
通过创作者的艺术表达来呈现的; 即真人真事改

编电影的影像叙述是携带意义的再现体，通过艺

术表达凸显主题 /故事。

二、元层次:作者的艺术表达

在指示意义世界之中，存在着一个电影作者

的解释层，它凸显主题，并通过解释使意义“出
现”。正如小说不会放弃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和解
释那般，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亦是力求再现和解释

现实世界。作者的艺术表达，是通过影像的形式
层面来串联故事片段，凸显主题和意义。真人真
事改编电影，正是通过意义的“出场”来召唤真人
真事，作者的艺术表达构成了电影叙述的故事世

界，而又是这种经过编排的电影故事，才会给观众

除了明显的故事脉络之外还存在的故事主题。所
以，笔者在这里要分析的，与其说是电影的叙述

层，不如称其为电影的解释层;而在真人真事改编

电影之中，笔者则倾向于它是真人真事的元叙述。
(一) 从小说到电影

众所周知，元解释是对解释的解释。具体而
言，很多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是根据某一新

闻报道、自传、传记、口述，甚至纪录片来进行改编
拍摄，而这些拍摄前所根据的文本已经是解释性

文本了。索绪尔在指示符号 ( 能指) 和被指示符
号( 所指) 之间所作的区别在这里很重要。指示
符号是单词的声音图像或其在页面上的形状; 而

被指示符号是这个词引起的概念、内涵。元语言
就是这样一种语言，它是另一种语言的指代物

( 能指) ，故而这另一种语言也因此成为其语言

( 所指) ;而元叙述( 元解释层) 就是真人真事的能

指的呈现。所以，在面对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时
候，观众面对的是一个电影的元叙述层次。
元叙述最早的应用对象是元小说，帕特里

夏·沃( Patricia Waugh) 对元小说 ( 又译为“后设
小说”) 作了一个很精妙的解释: “元小说是虚构
文学作品的一个术语，旨在自觉、系统地吸引人们
注意其自身作为艺术品的状态，从而提出有关虚

构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。”( Waugh 2) 元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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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家高度意识到一个基本的难题: 如果他或她着

手“再现”世界，他或她很快就会意识到世界本身
无法被“再现”。
因此，元叙述拒绝了作者作为超然想象力的

传统形象，通过最终的单一论证话语来构造秩序

结构，以取代被遗忘的现实世界的材料文本。它
们不仅表明“作者”是通过先前和现有的文学和
社会文本产生的概念，而且通常被认为是以类似

的方式构造和媒介化的“现实”事物。在某种程
度上，“现实”是“虚构”的，而且可以通过适当的
“阅读”过程来理解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之中作
者的元叙述意图，体现于元层次之中“露出”自己
是正在重新“虚构”某个新闻事件。
小说和电影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是“通过操

纵作为‘信息’的一组符号( 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
语言的) 与该符号的语境( context) 或框架之间的
关系，来构建‘替代性现实’( alternative reality) ”
( Waugh 35) 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并不提醒观众
虚构，却在提醒这源于现实; 实际上，“本影片根
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来”/“based on true story”就暗
示了事件层之上是在解释观众所知道的真人真

事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创作者，和纯虚构电影
完全不同的是，此种体裁电影的创作者是无时无

刻不在挑明“纪实”。例如，通过开场显性伴随文
本提示“该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”，或在电影的最
后穿插真实的影像记录或真实的访谈录像等方

式，这样一组符号来消解阅读“现实”的障碍。
(二) 元叙述作为艺术转化方式

作者的艺术表达所存在的讨论基线是: 真人

真事改编电影搬上银幕之后，就是对真人真事改

编的元叙述，这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真人真事的艺

术转化。所以在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里面，存在
两层叙述行动，其一就是这层意义叙述;另一则是

指示的( 召唤的) 实在世界中的真人真事，关于这

一层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进行分析。
真实事件、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，

所以对于真人真事改编而言，不仅仅是“根据小
说改编电影”的取材问题，而是如何将真人真事
更好地讲述出来的问题。“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
电影并不会符合观众期望的一定程度的戏剧性和

对事件有些不现实的解释的标准”( Lamarre and
Kristen 540) ，相较于真人真事的资料陈列、直接
展示，观众期望从电影中得到更多的艺术性内涵。

达德利·安德鲁 ( Dudley Andrew) 将电影和文学
文本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类型，分别为借用

( borrowing) ，即借用素材、思想或形式( 关键在艺
术，而不是忠实 ) ; 交叉 ( intersecting ) ; 忠实转化
( fidelity and transformation) ，以说明改编及改编对
文本的影响。( Andrew 98—103 ) 这实际上同样
作用于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来的电影，如果对真人

真事改编电影进行分类，那么，第一种是忠实类，

它保证足够的保真度;第二种是互补类，它在真人

真事之外进行电影发挥; 第三种是借用类。但是
实际上，归根结底，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目的都是

借用。电影的关键是进行艺术转化，而不是对新
闻事件的记录，如果只是单纯对新闻事件、新闻人
物进行记录，那么纪录片可能会是最符合要求的

创作体裁。但是很明显，导演不选用纪录片，正是
因为电影具有可修饰性，电影的虚构体裁可以引

发“多义性”的融入。
巴特将诗的和小说的话语、虚构的和历史的

叙述加以对比，他认为历史话语有标志着“转入
和转出自身指示 ( self-referential) 方式的转换语
( shifters) ”( 巴特 50) ，他提到其中一种转换方式
“是证据类 ( evidential category) ，作者把信息 ( 报
道的事件) 、代码陈述( 报道者的作用部分) 以及
有关代码陈述的信息 ( 作者对其资料来源的评

价) ，组合在一起”( 50 ) 。这些见证者的各种论
述、对资料的评价，巴特将其解释为帮助作者进入
到人文史学家地位的组合。实际上，巴特所言文
本中同时存在的作者的陈述、评论，即是元叙述内
容。元叙述的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展，因
为元虚构性文本的主要关注点恰恰是从“现实”
到“虚构文本”的转变以及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
渗透的内涵。
贝特森( Bateson) 把游戏当作新的交流可能

性方式，因为游戏所必需的“元”层次使人类能够
发现他们如何操纵行为和环境。黑格尔建议将历
史视为一件艺术品，因为回顾起来，它像一部小说

一样被“读”着，正如他一贯的思想，目的已经预
先成了结果，结果即开端之所是的东西: 它的结

局是已知的。元叙述不仅表明写作历史是一种虚
构的行为，从概念上通过语言将事件范围化为一

个世界模型，但是这种历史本身就是被创造的，像

小说一样被投入了相互关联的情节中，这些情节

似乎独立于人类的设计而相互作用。通过各种技

·116·



指示与元叙述: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双层叙述

术，文本中历史剧情虚构性的概念被强化。例如，
对话被淹没在主要的叙述中，以提出我们个人的

解释始终是较大解释的一部分的方式。
既然是叙述文本，而且是经过精雕细琢的叙

述文本，它必然包含个人主观的解释。即使是有
限的主观性，毕竟它必须基于真人真事，也可清晰

地透露出被解释的痕迹。娜塔莉亚·伊吉尔
( Natalia Igl) 使用“元叙述”( metanarration) 一词来
指代叙事者与叙事行为之间的“自身反指 /指称
关系”( self-reflexive /-referntial) ，认为“叙事话语
的递归双层结构颇为引人注目”( Igl 95 ) 。她认
为元取代( Metalepsis) 可以描述为由叙述者或角
色所引起的不同叙事层的碰撞。她首先区分了狭
义上的“叙事层”( narrative levels) 分别为“故事内
层次”( diegetic levels) 和“叙事交流层”的概念，
“简而言之叙事层概括为: 在‘故事中的故事’意
义之上嵌入叙述。相比之下，叙事交流层的概念
也指的是一种嵌入式结构，但指的是在话语层上

对观点立场的嵌入”( Igl 95) 。
的确，解释就是被建构起来的，尤其是基于虚

构体裁。从理论上说，作为虚构的现实概念是在
许多学科中被理论建构起来，以及在许多政治和

哲学立场上提出的。彼得·伯杰 ( Peter L．
Berger) 和托马斯·卢克曼( Thomas Luckmann) 的
著作《现实的社会建构》(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
Ｒeality) 是最清晰的社会学论述之一。他们着手
表明，“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历史上人类活动的
产物”( Berger and Luckmann 106) ，“现实”并不
是简单给出的东西，“现实”是被制造的，它是由
世界上明显的“客观事实”与社会习俗和个人或
人际关系的相互关系构成的。
(三) 元叙述“再现”意义
保罗·利科( Paul Ｒicoeur) 认为，哲学家通过

一种二次活动，通过一种“再现”活动撰写了历
史。他分析道:“哲学家首先向历史( 历史学家的
历史) 提出了一类问题 ( 问题涉及在人类社会的

过程中知识、行动、生活和生存的价值的出现) ，
这类问题表明了‘哲学家的选择’。”( 利科 33) 紧
接着，哲学家带着有限的主观性，通过预想来研究

历史的意义，虽然他不寻找任何东西，也没有从中

发现任何东西，但是他在历史中重新发现了他预

感到的意义。“参与( Involvement) 是一种行动，它
本就包括更高形式的信息处理，如思考、解释、阐

述、评价”( Wirth 200 ) ，换言之，历史意义在“再
解读”“再探寻”的参与式行动中形成，而这种元
解读就是“再现”意义的方式，这也是重新对待历
史的价值所在。
相较于历史，真人真事的意义发现便是在元

叙述过程中展开的。在叙述过程中，创作者们让
观众看到过程，过程中的善、恶、意义、价值、观念
等关乎社会、世界、人生的思考。这些意义的“呈
现”是指示符序列通过聚合、组合的方式“出场”
于指示意义世界之中的，波略特和考恩在分析纪

录片与电影的区别时提出: “纪录片的兴趣似乎
依赖于高度的外部现实，但虚构的电影似乎依赖

于与现实缺乏相似性。”( Pouliot and Cowen 252)
的确，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不仅仅是单纯的表达生

物、物体的再现，还来自隐含的意义。
正如麦茨所言，“所呈现的影像不管是自然

的还是经过安排的，皆具有自身的表达能力，而且

又是世界某种景观的再现，总有其特定之意义”
( 麦茨 67 ) 。即使就意义之元素单位而言，电影
亦不具任何离散的要素，电影通过“一连串的现
实世界”进行故事叙述，这“一连串的现实世界”
在叙述中，又以具备整体意义的姿态不断呈现，电

影叙述又是透过这些一连串的电影镜头将精神、
主题融入这一层次。依照麦茨的观点，电影的本
质就是将现实世界转换成一种述说，但导演并不

需要呈现全部的景观，创作者一个个提喻的表达

就可以利用蒙太奇来将细节部分叙述出来，昭示

意义。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中有一个镜头，呈现了
坐在楼梯口的小黄毛和一群送别吕受益的人。小
黄毛手里拿着吕受益经常散发的橘子，面部表情

悲伤而安静。这个画面的指示意义包含一个能指
( 面孔) 以及一个所指( 吕受益在受苦，他死了) ，

这是“主题”，是“故事”。自然的表达能力是: 小
黄毛流露悲伤的表情。在和周围主体的表现上，
我们可以看到另一层“内涵”的连带关系: 热闹的
楼道和凄凉的个人，表现出剧中人物的无奈，以及

现实困境之下求生的艰难，这也是麦茨分析指示

意义时所提到的美学的表达能力。
观众在面对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时，便“更有

故事一致性( story-consistent) 的信念，对主角的印
象更积极，在叙述中发现的错误也更少”( Green，
et al． 320) 。因为经艺术手段转化的真人真事改
编电影，比纪录片更能激发叙述对观众的吸引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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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能引起较少的批判性评价，更多的是接收者对

叙述的投入。

三、渐近现实:事件作为基础层

元层次是对事件的解释，并使其成为故事;而

事件则是元叙述层的基础层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
的指示意义世界通过元解释对意义的凸显，来召

唤对真人真事基础层的关注，所以事件层才是实

在世界与现实之间的渐近线，才是引人入胜的秘

密武器。事件作为基础层，也是真人真事改编电
影打动观众的基础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需要具有
历史性、经验性，才足以证明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
有效性和真实性。对这样“坐虚探实”的叙述体
裁而言，双层结构是“使一个已经过去的真实具
有形态，或者它容许去创造另一个真实”( 蒙甘
111) 。换言之，文本既可以反映事件的始源，也
容许故事被重新绘制，毕竟“历史是被叙述者记
录而来的，记忆可以使文本成为‘可能’而并非是
‘必定’”( 赵禹平 78) 。
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以真人真事为基础，又以

虚构体裁为依托，再通过绘制新故事，体现电影中

的两层叙述结构: 第一层叙述为电影文本世界中

的虚构故事，第二层叙述则为文本所指向的事件

全貌。双层叙述结构带给接受者巨大的考验，首
先是对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虚构的体裁规定性的明

确，其次是通过事件基础层考察叙述中“有关事
实”的真实性。然而，文本所叙述的故事不是实
在世界中的原事件，它是经材料重组、编剧加工之
后的媒介再现，所以最后他们又需再次明确“此
文本为虚构体裁”。同时，双层结构也给接收者
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，他们甚至可以从虚构体裁

中获得有关事实的可能世界中的更多阐释。这也
是双层叙述结构的重要意义，“一部历史被看作
是一种有关‘指涉物’( referent) ( 过去、历史事件
等等) 的‘信息’，指涉物的内容既包括‘信息’
( 事实) ，又包含‘解释’( ‘叙事性’的描述) ”( 怀
特 57) 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中的双层叙述结构，
以指示符号为中介，既指示“信息”( 事实) ，又叙
述“解释”。
改编自传记文学《灵魂冲浪: 一个关于信念、

家庭和重新站上冲浪板的真实故事》的电影《灵
魂冲浪人》，电影演员在完成演示性叙述之后，实

在世界中真人的生活、训练和获奖纪录也呈现于
电影文本中，此时的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便促成了

实在世界与可能世界的通达，并印证着真人真事

改编电影暗藏的基础事件层。再如《辛德勒的名
单》，电影叙述之外，实在世界中真正幸存的犹太
人，在电影快结束时跨入电影叙述之中，他们围绕

墓碑献石缅怀，促使基础“事件”层和“故事”叙述
层展开交融。此处，实在世界中的被救者正是真
人真事改编电影中的指示对象，而电影叙述世界

中的幸存者则是经文本创作者编排的表演者。精
妙的双层结构意在将电影的符号解释画面与事件

通过指示关系连接起来，“叙述的事件是叙述工
具之符号学中的一种所指( 特别是电影方面) ，而

在叙述的符号学中则成为能指”( 麦茨 126 ) 。
“叙事中的元话语性策略揭示了叙事话语潜在的
双重结构，因为它们是基于构成性的，并且基于文

本引起的受述者或叙述者。”( Igl 93) 。实际上，
基于受众的角度来看真人真事改编电影，他有可

能是知道这个真人真事的，那么整个故事对他而

言，就是两个层次，“我”所了解的故事脉络和
“你”所解释的故事内容。
虽然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所叙述的，既可能不

是公众所熟悉的真人真事，也可能不是真人真事，

但它一定是处处充满线索，指向某一具有历史性

的事件或人物。更重要的是，“它们在大多数情
况下被确定为‘历史的’或一系列公认的历史化
美学模式的一部分”( Ｒegan and Jameson 11 ) 。
对真人真事改编而言，历史性的真人真事是指示

观众与电影交流的基础层，“虚构”的想象和故事
嵌入又作为伴侣而存在，“当人们相对不加批判
地专注于文本时，他们可能会被带入一个叙述世

界”( Green and Brock 702) 。
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作为一种历史性虚构，也

在试图为主流历史知识作出贡献，因为它根据某

些关键规则代表了过去，而这通常是通过使用证

据、现实主义和严肃的口吻来实现的。“参与性
理论( engagement theories) 假设叙述，无论是虚构
的还是事实的，都能将人们带入故事中，并导致对

问题的更高层次的兴趣和学习。”( Green 251) 研
究者们证实，“再现历史事件的电影叙述，会带来
更 高 层 次 的 观 影 投 入 感” ( Lamarre and
Kristen 542) ，并且，“现实的内容可能更吸引人，
因此也更有吸引力”( Busselle，et al． 365 ) ，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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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依赖事件层，如果一个故事被

感知得越真实，观众就越能被吸引和参与。这正
是创作主体所期待的。罗伯特·罗森斯通
( Ｒobert Ｒosenstone) 在《电影中的历史 /历史中的
电影》( History on Film /Film on History，2006 年)
中断言电影可能是“一种新的历史思维形式”，他
强调:“历史电影不仅挑战了传统历史，而且还帮
助我们回到了零基础上，即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

解过去，但可以只是不断地使用它，重新配置，并

尝 试 从 它 留 下 的 痕 迹 中 获 取 意 义。”
( Ｒosenstone 12)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双层结构
就是在叙述的同时又进行着回溯。罗森斯通在这
里的主张很激进，他将历史电影视看作对“传统”
知识形式的批评。在他看来，历史电影明确地挑
战了“历史”，通过提供对“证据”的新解释，它重
新诠释并回答了这种单一的“传统历史”，历史电
影使观众对历史抱有不同的想法。他还进一步争
辩说，这样的文本使观众可以有不同的认识，或者

至少可以了解正在经历的知识结构。他的见解有
其道理，此类电影帮助对过去与历史如何相互联

系的一种重构的理解，这些电影文本增加了我们

对过去的理解和赞同。历史电影通过许多元素
( 本质、形式、内容) 来唤起与过去的关系，以及对
过去的再现。因而，研究者也会赞同通过展现关
于“历史”创作模式的自我意识，还可以加强史学
研究，并在认识论层面进行一些有价值的工作。
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所指示的历史事件或者历

史人物，给出了电影中主体的身份、机构、未来、时
间顺序和事件结果。如果没有这些“历史证据”，
电影中的纪实“痕迹”就会被磨灭，而真人真事改
编电影文本则会被认为是拼贴而无秩序不易被人

信服的虚构文本。因此，无论艺术转化成功与否，
重点是考察过去已被转化为现在( 以及现在到过

去) 的各种方式，以便辨别史学观念如何在文化

想象力中传播和调节，了解他们的认识论后果。
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是作为建立历史认识、参与、叙
述和理解的方式，所以史学家弗兰克·安克斯密
特( Frank Ankersmit) 会认为，对过去的再现，即使
如同艺术品在再现它所描绘的世界，历史文本的

创作亦有其历史纪律，“以便利用过去的这些表
现来 最 好 地 替 代 实 际 但 不 存 在 的 过 去”
( Ankersmit，et al． 19) 。
经验性历史事件是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核

心，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回溯式叙述创造了过去

的版本，“文本替代品”( textual substitutes) 即元解
释代替不存在、缺席、未填充、混乱、空虚的事物，
这些是“历史学科”提供的慰藉，真人真事改编电
影努力提供某些元解释去代替丢失、不完美的相
异的过去。安克斯密特将历史文本与艺术进行比
较，具有启发性，他认为正如艺术经常通过指出其

自身的技巧性 ( 即真实性与再现性之间的滞后

性) 来工作一样，历史性文本从根本上表达了它

们所引起的误认，从那时到现在的分离。所有历
史性文献都提出了对真理的渴望，弥补那些与之

失之交臂的不是天生的真实，回溯式叙述是试图

将过去看不见的其他事物与当代破碎的身份调和

的尝试。
尽管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是虚构体裁，但是它

对于真人真事 ( 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、新闻事件
等) 的重新塑造就如历史性文本的作用，在附加

意义之后补入更多的值得关注的反思，并以事件

的真实打动观众。不论是思考事件的真假还是电
影指示意义世界所呈现的所有解释，都将真人真

事改编创作锚定于公众视线范围。

结 语

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形成的电影指示意义世

界，是一个挑战纪实的玩转体裁的元叙述游戏，它

在呈现事实的同时也要表现对事实的相关描述。
这一场元叙述游戏通过指示推动电影内涵和实在

世界的联动效果，促成真人真事电影文本内的双

层叙述结构:指示符号对真实事件的媒介化阐释，

以及对“有关事实”的再传播。这种元解释的思
维方式是在叙述的同时又进行着回溯，实现了过

去经验和当代现实的调和。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
这种回溯式叙述，在指示经验事件的同时，又引入

对事件本身意义的反思，它以真实性打动受众，并

以阐释性丰富着电影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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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书讯 ■

《17—19 世纪法国美学主潮》
作者: 张颖

出版社: 商务印书馆

出版时间: 2022 年 7 月

该书讨论 17—19 世纪法国美学主潮的体系性面貌。“导论”部分分析古典

主义主潮的缘起与依据。第一部分共四章，以“古典主义奠基”为主题，涉及古典

主义美学的体制成因、笛卡尔的美学幽灵以及古今之争。第二部分共七章，以

“美与趣味”为主题，探讨启蒙美学与古典主义之关系，涵括克鲁萨、杜博、安德

烈、巴托、孟德斯鸠、狄德罗等人的美学思想。第三部分共五章，以“美的失势”为

主题，呈现 19 世纪法国美学的两次转向，讨论摹仿论、观念论、决定论、表现与同

情等。“结论”部分概括并反思古典主义“美之学”的历史真容。无论是文献的

系统整理还是对法国美学体系的重新认定，该书均具开创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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